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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伯拉罕之死
创世记 25:1–18
马文·R·奥康奈尔（Marvin R. O’Connell）分享了伟大的数学家兼基督徒哲学家布莱兹·帕斯卡（Blaise Pascal）关于其挚爱父亲离世的一些思考：
我们这些因父亲去世而哀恸的人，若不承认所发生的事“既非出于偶然，亦非出于自然界的某种宿命必然性，更非出于人的处境中各样要素或机缘的相互作用”，就绝寻不见“坚实的安慰”；相反，这是“一件不可或缺、不可避免、公义、圣洁，且对教会的益处以及对神的名和荣耀的彰显皆为有益的事，是一项从亘古就预定在日期满足时以此种方式发生的护理介入”。摆在我们面前当行的，乃是“将我们的意志与神自己的旨意联合，在祂里面、与祂一同、并为着祂去意愿那祂在亘古中在我们里面并为我们所定意的事”。
帕斯卡因此从两件事中得着了安慰：第一，他父亲离世的具体年份、日子、时刻、地点与方式，乃是神从亘古怀着慈爱所预定的护理；第二，当他使自己的心意与神在他父亲身上所永恒定意的旨意相合时，他的心就得了安慰。在如此行时，帕斯卡显明了一种深刻合乎圣经的死生观。正是这同样洋溢着护理之恩的视角，使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的离世满有荣光：“亚伯拉罕一生的年日是一百七十五岁。亚伯拉罕寿高年迈，气绝而死，归到他本民那里”（创 25:7–8）。亚伯拉罕的一百七十五年，乃是由护理那全能全备的手所衡量定准的。
细心的观察者在亚伯拉罕去世的记载中会发现，关于他的死亡与安葬的叙事两端，皆由家谱环绕构成框架。在他离世的正前方，列出了亚伯拉罕由妻子基土拉所生的六个儿子的名字（创 25:1–4）；而在他离世之后，紧接着列出了以实玛利的十二个儿子的名字（创 25:12–18）。这些家谱回应了神向他所立的圣约应许——即赐予他无数后裔的应许，正如经上所记：“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创 13:16），“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么？……你的后裔也要如此”（创 15:5），以及“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创 17:6）。叙述者摩西借着将家谱名录置于亚伯拉罕之死的前后两端，显明了神向祂那无数后裔之应许的信实。亚伯拉罕临终时众多的后代由此宣告：神向祂的话语是守约信实的。而作为与之相呼应的字里行间之深意，我们亦看到亚伯拉罕向神始终是忠信的。
撒拉之后的生活（创 25:1–6）
撒拉的死自然给这位族长的家庭结构带来了重大的改变。在神的指引护理之下，仆人在遥远的巴旦·亚兰经历史诗般的寻索并寻见利百加，使以撒作为拣选子民的继承人与始祖的地位得以坚立巩固。丧偶的亚伯拉罕又娶了一位新妻。我们并不知晓这是在以撒成婚之前还是之后。但取决于亚伯拉罕迎娶基土拉的具体时间，我们推测到他离世时，他们二人成婚大约已有三十五至三十八年之久。因为基土拉的名字意为“香料”，并且因为她几个儿子的名字与阿拉伯半岛（尤其是阿拉伯亚喀巴湾以东的地区）相关联，大多数圣经学者认为她的儿子们成了国际香料贸易的主要经营者——即乳香、没药及其他芳香物质的采集与分销。这六个儿子（创 25:2）加上以实玛利的十二个儿子（创 25:13–15），日后占据了朝向埃及的广袤地域，并切实使亚伯拉罕成为了多族多国之父。
经文并未记载亚伯拉罕与基土拉所生的这六个儿子，是如何与他们年长得多的同父异母哥哥——应许之子以撒——相处的。经文中断未提及亦未暗示任何冲突。事实上，亚伯拉罕的晚年岁月是在蒙福与平安的宁谧描绘中度过的。尽管如此，亚伯拉罕坚信神的应许唯独借着以撒成就。那促使他献上以撒、并差遣仆人为以撒寻索妻子的应许之信，在他垂暮之年丝毫没有动摇。因此，带着极大的决意，“亚伯拉罕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创 25:5）。经文中并未列出次要的继承人。然而，尽管一切都归了以撒，亚伯拉罕依然向他晚年所生的六个儿子倾注了心意与厚赠：“亚伯拉罕把财物分给他庶出的众子，趁着自己还在世的时候打发他们离开他的儿子以撒，往东方地去”（创 25:6）。
圣经对于这场分别所不可避免引发的情感保持了沉默。对于这对年迈的老夫妇——尤其是基土拉——而言，当时的光景是怎样的呢？这六个儿子是依依不舍地离去，还是满怀冒险精神、感激父亲的厚赠而行呢？有一件事是清晰明确的：以撒——神借以确立属于祂子民的百姓与疆界的那一位——作为无可争议的唯一继承人与应许的君子，留在了父亲身边。
我们不禁思索那些离去的儿子们的属灵结局。对于他们和他们的后代而言，是否有属灵的盼望呢？答案是肯定的，因为正如柯德纳（Kidner）所解释的：“在神的计划中，打发这些儿子离开，是为了最终能有一个真实的家园可供他们归回。”确实，以赛亚曾充满喜乐地预言他们后代的归回，作为以色列未来荣耀的一部分：
成群的骆驼，并米甸和以法的独峰驼必遮满你；
示巴的众人也都必来到；
要奉上黄金乳香，
又要传说耶和华的赞美。
基达的羊群都必聚集到你那里，
尼拜约的公羊要供你使用，
在我坛上必蒙悦纳，
我必荣耀我荣耀的殿。（赛 60:6–7）
今天，这六个儿子的后代也可以照着历来不变的途径归回——就是借着信心。在十字架的这一侧，道路显得如此分明，因为凡信靠基督的人，实际上都成了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并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参加 3:29）。
亚伯拉罕之死（创 25:7–10）
在亚伯拉罕最后的黄金岁月中，他的光景究竟如何呢？或许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xander Solzhenitsyn）对自身衰老的温和默想能带给我们些许启发。这些带着微笑的思考出自他的《衰老》（Growing Old）：
衰老绝非来自上天的惩罚，而是带来它自身的祝福与独具一格的温润色彩。从自身力量的衰退中，自有一股温情可以汲取……你不再能支撑一整天的工作……但滑入片刻遗忘的酣眠是何等美好，而在一天中第二次或第三次醒来面对清澈的清晨又是何等恩赐……你依然身处今生，却正在超越物质的层面。安然老去并非一条下坡之路，而是一场登高攀升。
这位伟大的小说家自然是从一个盼望寄托于基督与复活的信心之人的视角来着笔的。
极有可能的是，亚伯拉罕的晚年岁月也带给他相似的体验，因为就圣经中的讣告篇幅而言，他的结局被赋予了异乎寻常的篇幅，并且呈现出一幅圆满满足的图景。“亚伯拉罕一生的年日是一百七十五岁。亚伯拉罕寿高年迈，气绝而死，归到他本民那里”（创 25:7–8）。亚伯拉罕活了一百七十五岁（将近两个世纪之久！），并且既然他在七十五岁时离开吾珥，他生命的最后一百年完全是作为一个朝圣者和寄居者度过的。这位族长借着他漫长的经历明白，他绝不可设想自己在世上拥有最终的家园。亚伯拉罕确实放眼于这世界之外，定睛于那座终极的城邑。
他死时“寿高年迈，满足而死”——这一措辞表明生命是有限的，生命的寿数已定准分赐给我们众人。借用帕斯卡的短语，亚伯拉罕的时刻已然临到，乃是“一项从亘古就预定在日期满足时发生的护理介入”。对我们众人而言，亦当如此。我们一生的年日皆已被数算。我们完整的年岁早已被命定。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死得过早，无论我们是在九个月时夭折，还是在九十岁时离世。正如诗人所写：
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
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诗 139:16）
圣经的智慧要求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
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
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诗 90:12）
耶和华啊，求你叫我晓得我身之终！
我的寿数有人几何？
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诗 39:4）
接纳我们的必死性并明白我们拥有被定准的年日，是何等宝贵的恩赐，尤其是对于年轻人而言。这般的领悟能为我们的生命带来蒙恩的智慧，并专注我们的精力以结出永恒的果子。再者，亚伯拉罕的满足并非源于活了一百七十五岁，而是源于长达一个世纪的信心历程。

亚伯拉罕的墓志铭以这一高昂激越的笔触收尾：“并归到他本民那里”——不是归到他的坟墓，不是归到撒拉的骸骨，而是“归到他本民那里”，即蒙救赎者那活泼的相交团契之中。他“归到他本民那里”，正如基督比喻中的乞丐被记述为被带到“亚伯拉罕的怀里”（路 16:22）一样。“这位族长‘归到他本民那里’，直等到那日，尘土在末次号筒吹响时必重新复活，所有埋葬的死人——亚伯拉罕以及他所归到的本民——都必听见人子的声音，并且要出来”（坎德利什，Candlish）。
亚伯拉罕之死的记载，在疏离隔阂的同父异母兄弟以撒与以实玛利因着对父亲的哀恸与敬爱而重新复合中落下帷幕。“他两个儿子以撒、以实玛利把他埋葬在麦比拉洞里。这洞在幔利前、赫人琐辖的儿子以弗仑的田中，就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买的那块田。亚伯拉罕和他妻撒拉都葬在那里”（创 25:9–10）。麦比拉洞再次被开启，正如近三十年前安葬撒拉时一样。如今，因着信，亚伯拉罕的遗体被安放在尊贵妇人撒拉的骸骨之旁。亚伯拉罕的身体乃是一个确据提醒：他的后裔终有一日必承受这地为业。
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的肉体必化归尘土，直等坟墓再次被开启，并且因着信，他们的儿子以撒——他们的“欢笑”、他们的应许之子——的遗骸，将被安放在他们枯槁的骸骨之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届时聚集一同承担这一职责的，乃是以撒那对彼此疏离的儿子雅各与以扫（参创 35:29）。但此时此刻，乃是以撒与以实玛利一同伫立在亚伯拉罕的墓穴旁。注意经文中的词序。较为年幼的以撒名字列在前面。在神及其圣约子民眼中，他是被公认的长子。然而对于以实玛利，亦有恩福赐下。他的后裔必大增，“甚至不可胜数”（创 16:10）。他必繁衍成为“大国”（创 17:20）。但在他自己的时代，亚伯拉罕的儿子以实玛利“不过是个影子，几乎是对他父亲的一种拙劣模仿，他的十二个族长在他们当世显赫一时（创 17:20；25:13），但在救赎历史中却无足轻重；他动荡不安的生涯并非朝圣之旅，而是沦为自身的目的；他那桀骜不驯的对抗成了根深蒂固的心态，而非作万国的光”。这位受了割礼的亚伯拉罕之子，最终归信了吗？我们不得而知。
我们确实知晓的是，以撒与利百加成为了以色列统摄领受应许的族长与宗族之母。“亚伯拉罕死了以后，神赐福给他的儿子以撒。以撒靠近庇耳·拉海·莱居住”（创 25:11）。“神赐福给以撒”将成为创世记接下来十章经文（创 25:19–35:29）的主题。庇耳·拉海·莱周边的区域，曾是夏甲被神垂听、神拯救她的地方。那里也是以撒初次遇见利百加时默想的地方。正是要在这里，他将为他不孕的妻子向神祈求。以撒定居在他曾遇见神的地方——也是神赐福给他的地方。
神向着祂应许的话语是何等信实！神曾与亚伯拉罕立约，应许他的后裔必多如尘沙众星，他必作多国之父，并且他必平平安安地归到他列祖那里，寿高年迈被人埋葬。神亦曾向他应许，以撒必成为圣约的唯一继承人，而以实玛利的人口必极其增多，并成为十二位族长之父。如今，在亚伯拉罕离世之时，我们看到神在祂浩大应许的每一句话上，都显明了祂的守约信实。
这位伟大的信心伟人为我们留下了何等宝贵的属灵遗产！新约圣经有四处著名的经文阐释了他信心遗产的属灵维度，并共同为基督徒生命中的信心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教导：


· 信心（罗马书 4）。当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创 15:6），他的榜样便成为了理解救恩唯独因信而来的参照标杆。因此在罗马书第4章中，使徒保罗论证了亚伯拉罕是因信得救（罗 4:1–3），大卫王是因信得救（罗 4:6–8），外邦人是因信得救（罗 4:9–12），并且在律法之下，称义乃是唯独本乎信（罗 4:13–17）。

· 信心与行为（雅各书 2）。保罗使用创世记15:6来证明亚伯拉罕是因信称义，而雅各则使用创世记22章中亚伯拉罕献以撒的事件（发生在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来论证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正是这两处经文彼此对照结合的启示，对于理解真正的信心而言至关重要。亚伯拉罕在此前的二十五年中始终过着信心的生活，这一事实表明，正如格里菲斯·托马斯（Griffith Thomas）所言，创世记22章乃是“那信心的冠冕与极峰，并由亚伯拉罕献以撒的行动得以印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雅 2:22）。行为乃是信心的实质明证”。

· 基督（加拉太书 3）。加拉太书第3章教导我们，亚伯拉罕终极的后裔乃是基督；如果我们因信基督而得救，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真实的属灵后裔：“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加 3:8–9）。“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加 3:16）。“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加 3:26–29）。

· 忠信（希伯来书 11）。希伯来书第11章借着亚伯拉罕的一生，显明了一个忠信之人当如何行事为人。借着亚伯拉罕，我们看到了信心的顺服（来 11:8）、信心的寄居（来 11:9）、信心的盼望（来 11:10）、信心的坚信（来 11:11–12）、信心的渴慕（来 11:13–16）、信心的奉献牺牲（来 11:17–18），以及信心的推论衡量（来 11:19）。
亚伯拉罕确实是凡信之人的父。新约圣经在信心的颂歌中不断回响。我们唯独本乎信来到基督面前。我们亦唯独因信为基督而活。
我们凭信而活，因神的每一句话全然真实。
赞美亚伯拉罕的神，
宝座高居统万方，
亘古永在万古王，
慈爱至尊。
耶和华，伟大至圣，
天地齐颂我主；
我俯伏称颂至圣名，
永享颂赞。
托马斯·奥利弗斯（Thomas Olivers），177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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